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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 男， 1965 年 2 月生， 重庆市潼南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经济学博

士 （后）， 中国酒道研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四川省酒文化研究会副

理事长。

◆杨柳先生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 产业集群、 中国酒业营销及中华民族酒文化的研

究， 历任 《四川财贸经济》 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华夏酒报全国糖酒交易会专刊》

主编、 全国酒类消费争议商品检测中心主任、 《西南商报》 总编辑、 四川省新闻

中心副主任、 《名酒世界》 总编辑， 先后编辑出版 《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发

展》 《名牌战略》 《财贸之星》 《中国历代赋酒诗词鉴赏》 《中国名酒鉴赏》

《中国少数民族酒文化》 等图书 10余部， 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主

持、 主研 8 项省、 部级课题并多次获奖。 策划 “中国十大最具增长潜力白酒品

牌”、 “中国最大白酒原酒基地”、 “中国生态食品建设基地”、 “中国传统白酒原酒

生产基地”、 “四川八大原酒企业” 等重大项目， 并产生较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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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潼关传捷报 论酒话前尘

秋日的北京城， 风劲沙狂。 这日， 通往兵部尚书府的官道上鼓乐喧天， 一队快

马飞驰而来， 骑马人身着驿官服饰， 手持铜锣， 为首者一路高呼： “洪将军潼关大

捷， 闯贼兵败啰……” 他每吆喝一声， 其余人就锣鼓齐鸣， 以壮声势。

临街的酒楼上， 一个年约五旬的老者和几个青年团团围坐， 听到捷报声， 那几

个青年炸开了锅， 一窝蜂拥向窗边， 望着报捷马队， 议论纷纷。

“好威风啊！”

“洪将军这下可立了大功了。 等他班师回朝， 圣上定会重重有赏。”

年纪最轻的少年笑道： “说起来洪将军此次大捷， 咱们天龙烧坊也有功劳哦！”

“是啊是啊！” 众人一齐拍手赞同。

天龙烧坊世代为皇家御用酿酒坊， 这一代的坊主卓风自二十五岁在泰山赛酒会

一举夺得 “酒魁” 称号以来， 已连续五届成为 “酒魁”， 当真算得上酿酒业的泰山北

斗。 此次洪承畴出兵， 崇祯赐酒壮行， 所赐之酒正是天龙烧坊酿造的酒。

听到徒弟们的话， 卓风笑道： “哪里谈得上什么功劳， 只盼望从此天下太平，

过几天安稳日子就好了！”

忽听角落里有人冷笑： “天下太平？ 嘿嘿， 嘿嘿！” 语气阴阳怪气， 带着说不出

的轻蔑之意。

众人怒目望去， 只见冷笑的是一个中年书生， 面容清瘦， 双眉斜飞入鬓， 颌下

三缕长须， 倒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小师弟吴长风最为心直口快， 当下便喝问： “什么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潼关传捷报 论酒话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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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书生看也不看吴长风， 继续冷笑道： “这个洪承畴么， 倒是威风得紧， 嘿

嘿， 打自己人原是他的拿手好戏！”

吴长风大怒： “什么自己人？ 那闯贼起兵造反， 你竟敢说他是自己人， 你， 你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书生也不动怒， 只是说道： “十一年中， 清兵四次入塞， 三次直逼北京城下，

这大明的江山， 早已风雨飘摇， 你想天下太平？ 做梦去吧！”

这个中年书生说着要被诛灭九族的话语， 竟然面不改色， 众人从没见过这等不

怕死的人， 一时不禁呆了。

卓风见此人疯疯癫癫， 忙喝住吴长风， 一行人继续吃饭。 这时， 楼梯声响， 一

个太监服饰的人走了上来， 看到卓风， 就呵呵笑道： “我就知道在这 ‘醉月楼’ 上，

必然能找到卓大师！”

卓风笑道： “这里的太白肉和桂花鱼， 老夫是几天不吃就想念得紧。 张公公，

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

那张公公道： “特意来找卓大师的， 下月初五田妃娘娘寿辰， 圣上要遍请百官，

大宴十日， 这天龙烧坊的美酒， 可得准备好了。”

二徒弟贺刚笑道： “公公放心， 莫说十日， 就是百日酒宴的酒， 库中都备得有，

绝不会扫了圣上和各位大人的兴。” 天龙烧坊的贮酒库， 正是由贺刚负责掌管。

张公公笑道： “那就好， 咱家还有公务在身， 先告辞了。”

张公公离开后， 卓风吩咐贺刚道： “眼下又取得了潼关大捷， 只怕圣上龙颜大

悦， 宴会时间还会延长， 咱们金库中的珍藏酒也拿一部分出来吧。” 原来天龙烧坊的

酒库， 按五行排列， 金库中所藏的皆是三十年以上陈酿， 轻易不得饮用。

贺刚正要答应， 又听那中年书生说道： “可惜啊可惜， 三十年的老酒， 却被谄

媚之士拿来奉承无耻之徒！”

卓风涵养再好， 也忍不住怒道： “哪里来的疯子。 竟敢对天龙烧坊无礼！”

众弟子早就不满那中年书生， 见师傅发怒， 当下老三张清远老四叶飞同时跃出，

朝中年书生抓去， 刚抓住中年书生衣衫， 两人忽觉一股大力推来， 不禁噔噔噔连退

数步。

“三师弟四师弟且慢， 我来会会他。” 大弟子陈岱岳自幼习武， 看出那中年书生

身怀武艺， 当下拦住两个师弟， 与中年书生交起手来。

陈岱岳平时为人谦和， 众人都是第一次见他与人动手， 但见两团人影倏分倏合，

伴着碗碟碎裂之声， 一时间也看不出谁占了上风。

激战中忽听楼下吆喝之声， 原来店家见动起了手， 早就通报了官府， 那书生虚

晃一招， 将陈岱岳逼退一步， 便欲破窗而出。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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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岳喝道： “哪里跑！” 呼地一掌直捣书生面门， 未等招数使老， 手肘下沉，

手腕一翻， 扣向脉门。 这招变幻莫测， 书生来不及抵挡， 百忙中身形疾退， 只听

“哧” 的一声， 衣袖被扯下一块， 露出手臂上一块暗青色胎记。

“砰！” 却是卓风突然一个踉跄， 撞到了椅子。

陈岱岳以为师傅遭了暗算， 顾不得再战， 退回去扶住卓风， 问道： “师傅您怎

么了？”

却见卓风脸色大变， 说道： “快， 快拦住他！”

那中年书生早已跃出窗外， 不见踪影。

卓风长叹一声， 带领众徒弟离开。 回到天龙烧坊， 卓风仍是眉头深锁， 心事重

重， 陈岱岳说道： “师傅， 那人是个疯子， 不必与他一般见识。”

卓风不答， 沉思良久， 仿佛下了决心， 对众徒弟道： “有些事也应该让你们知

道了， 且随我到谪仙阁来。”

“谪仙阁！” 众人惊呼出声， 原来这谪仙阁珍藏有许多珍奇美酒， 平日戒备森严，

跟随卓风时间最长的陈岱岳和贺刚， 也不过进去过三五次。 至于其他人， 别说没有

进去， 就连谪仙阁位于哪里都不知道。 今日突然召集他们齐入谪仙阁， 众人惊喜之

余， 也隐隐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一行人随着卓风来到书房， 卓风卷起一幅 《饮中八仙图》， 只见图后的墙壁上镶

嵌着一个铜环， 卓风使劲一拉， 隆隆声响， 书案下裂开了一个洞口， 隐约见到一条

通道。

卓风点燃火把， 带头钻了进去， 众人随他鱼贯而入， 下了几十级台阶之后， 却

是一条窄长的地道， 借着火光， 可见地面是以不同颜色的方砖铺成。

卓风吩咐道： “你们且跟紧了我， 我踏在哪块砖上， 你们也踏哪块， 否则引发

机关， 咱们谁也活不了。”

众人大气不敢出， 紧盯着卓风脚步， 生怕踏错一步。 这几十米通道， 众人足足

走了半炷香工夫。

通道尽头， 是一扇铜钉大门， 那门上足有十多把铜锁， 陈岱岳小声解释道：

“这些锁有的可以开启大门， 有的则通向炸药机关， 如果想强行破门而入， 必然引发

机关， 就算拿到了钥匙， 如果不知道正确的开启方法， 一样会粉身碎骨。”

说话间， 大门已缓缓开启。 只见室内一个空旷的大厅， 四壁凿出很多格子， 左

右两边的墙上， 分别写着 “人” 字、 “地” 字， 而正前方的墙壁上则写着 “天” 字。

众人进入这里， 都显得很是兴奋， 吴长风更是手舞足蹈， 在大厅里转来转去，

一时间不知从哪里看起。

卓风本来满腹心事， 看到众人的样子， 也不禁展颜一笑， 顺手从 “地” 字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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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一瓶酒， 说道： “你们来看这胭脂醉。”

只见那酒液盛于羊脂玉瓶中， 酒色清洌， 却有一抹嫣红流转， 叶飞道： “这酒

也好看， 这名字也取得好， 你们看那一缕红色， 可不就像女孩儿家白净的脸上淡淡

地扑了点胭脂么？”

卓风道： “这酒是用天山雪莲的花露酿成， 那雪莲花百年一开， 极是难得。 我

当年用了三坛七十年的女儿红， 才向天山派掌门人换得这一小瓶。”

贺刚笑道： “这酒固然稀奇， 不过终究过于香艳了些， 不适合我们男子汉喝。”

卓风从 “人” 字格中拿出一个皮质酒囊， 笑道： “若说男儿饮用之酒， 你们且

看这个。” 说着拔下酒塞， 一股清洌的酒香顿时冲喷而出， 众人深吸一口气， 齐声赞

道： “好烈的酒！”

“不错， 这酒的特异之处正在于一个 ‘烈’ 字。” 卓风说道， “这是祁连山下游

牧民族所酿的 ‘瀚海魂’， 那里到了冬天， 冷得可以让人的血都冻成冰， 当地人就靠

这种烈酒御寒。 而这瓶酒因在此处放了多年， 已变得醇和些了， 当初口感更为浓

烈。”

一面说， 一面又取出一瓶酒， 倒在翡翠杯中， 递给吴长风： “我且考考你， 这

是什么酒。”

吴长风一看杯子， 就笑道： “青旗沽酒趁梨花。 师傅用这翡翠杯盛的， 自然是

梨花酒了。”

然而当他将杯子凑近鼻端， 笑容顿消， 深深吸了口气， 凝神良久， 又饮了一小

口， 细细品尝， 又闭目回味半晌， 方说： “奇怪啊奇怪！”

卓风问道： “奇在何处？”

吴长风道： “梨花酒中最上品， 莫过于苏州 ‘福盛坊’ 所酿， 然而那酒虽然醇

和， 但在梨子发酵过程中难免有一丝涩味， 且梨花酒毕竟属于果酒， 比之烧酒， 其

香略显单薄。 但今天这酒， 厚重浓烈， 而且竟然绝无涩味， 偏偏又带有梨花酒独有

的清香， 弟子当真不明白了。”

卓风点头道： “你能品出这些， 已是非常不错了。 这却不是梨花酒， 名为梨花

烧春， 是用山东莱阳的香梨果汁， 经过八蒸八酿而成， 与普通梨花酒大有区别。 那

莱阳香梨， 一年只产得数十斤， 所酿的梨花烧春都是作为贡酒， 流落民间的少之又

少， 也难怪你们不知道。”

谈谈说说， 已走到 “天” 字格前， 陈岱岳道： “我虽然来过几次， 却也没有见

识过天字美酒， 想那 ‘地’ 字、 ‘人’ 字格中的酒， 已是稀世珍品， 还有什么能够

超越它们呢？”

众人心中皆有此疑问， 眼巴巴看着 “天” 字格， 只见那里只有三个格子， 呈品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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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排列。

卓风先从左下方一格中取出一个坛子， 那只是个普通的土陶坛子， 甚不起眼，

比起羊脂玉瓶、 夜光杯等自然差得远了。 卓风道： “这坛酒， 却是我天龙烧坊开山

祖师云大师亲手所酿， 当年云大师就是凭着这 ‘天龙春’ 在赛酒会上夺魁， 创下天

龙烧坊。”

吴长风笑道： “说起来咱们酒库中数千坛酒， 都是这坛酒的子孙后代呢， 呵呵，

这酒爷爷、 酒祖宗， 自然该在 ‘天’ 字号了。” 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卓风又从天龙春旁边一格取出一瓶酒， 酒瓶是普通的白瓷瓶， 上面题有一首诗，

众人凑近细看， 只见写的是：

小筑渐高枕， 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 挥尘坐谈兵。

去护牙签满， 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

“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 贺刚念道， “写这首诗的， 定是位忧国忧民之

士。”

“不错。” 卓风道， “这首诗， 是戚大将军亲笔所题。”

“戚大将军！”

众人口中的 “戚大将军” 乃是抗倭将领戚继光， 他一生镇守海疆， 抗击倭寇，

保一方平安， 深受百姓敬仰。 一提起他， 众人都肃然起敬。

卓风道： “戚大将军戎马一生， 治军严谨， 竟没有安稳享乐的时候， 他生怕误

了军情， 平时滴酒不沾， 嘉靖四十二年， 戚家军海卫、 仙游、 王仓坪、 蔡丕岭四战

皆捷， 斩倭两万余众， 大将军一时高兴， 这才摆宴饮酒。 但他即使在庆功宴上， 仍

然不忘职责所在， 所以在瓶上题下 ‘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 一诗。 这瓶酒虽然

只是寻常烧酒， 但含了将军一片忠义丹心， 当不当放入 ‘天’ 字格中？”

“当放！” 众人齐声应道。

卓风点点头， 道： “先前我们所看的酒， 或原料稀少， 或出身不凡， 或蕴涵传

奇， 但说到酒质， 这 ‘天’ 字第一格中的佳酿才是当之无愧的好酒。”

众人都伸长了脖子， 看着卓风缓缓揭开 “天” 字第一格的幕布， 然后齐齐发出

“啊” 的一声， 又是失望， 又是惊奇。

那格子中空空如也。

细心的贺刚却发现那格子背壁刻着字迹， 当下凑近细看， 念道： “玉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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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髓！” 念着这个名字， 卓风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似乎这两个字本身就有什么

魔力， “我天龙烧坊自云大师以来， 历代酿酒师皆浸淫酒道， 不断历练， 嘉靖年间，

终于出了一位奇人欧阳煜， 他在历代祖师的基础上， 青出于蓝， 酿出一坛绝世美酒

来。”

“就是玉髓么？” 叶飞问道。

“嗯。” 卓风点头， “相传玉髓开坛之日， 大半个北京城都闻到香味， 那时正是

深秋， 酒香竟然引得南飞的大雁飞回， 绕着天龙烧坊徘徊， 三日不曾离去， 由此，

玉髓又得名 ‘雁回头’。”

众人遥想玉髓风采， 悠然神往。 过了一会儿， 陈岱岳问道： “师傅， 这玉髓如

此神奇， 为何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呢？”

卓风道： “今天带你们到这里， 正是想告诉你们这事———

“事情得从二十多年前泰昌年间说起。 那时为师还在天龙烧坊跟随师傅杜远山学

艺， 我们师兄弟三个， 大师兄张昭， 二师兄王飞。 二师兄和我都一心一意随师傅学

艺， 大师兄文武双全， 志不在酿酒， 加入了东林党， 跟随副都御史杨涟。

“那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权， 弄得天怒人怨， 多亏东林党人与之坚决斗争，

才算维持了一分朝纲清正。 我们也为大师兄高兴， 以为他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 直

到天启五年， 杨涟因为弹劾魏忠贤而被诬陷， 惨死狱中， 大师兄也从此失踪， 不久

之后一天深夜， 他突然来到天龙烧坊， 并告诉我们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 几个徒弟一齐问。

卓风叹了口气， 道： “大师兄言道， 皇上是非不分， 任用阉党， 残害忠良， 杨

涟遇难后， 他的部下歃血为盟， 誓为杨大人报仇， 他们， 他们要刺杀皇上！”

“那岂不是谋反吗？” 一向稳重的贺刚也不禁惊呼出声。

卓风苦笑道： “何尝不是呢？ 而且大师兄想出的计划也是匪夷所思， 他打算以

玉髓接近圣上， 伺机行刺。 他此番前来， 就是请求师傅传他玉髓的酿造方法。 师傅

自然不肯答应， 争执之下， 大师兄竟然动手强抢记载有酿酒方法的 《玉髓谱》。 我们

师徒三人凭借谪仙阁中机关， 与他尽力周旋， 但终究让他抢走了半部 《玉髓谱》， 而

师傅也身受重伤， 当天夜里就去世了。”

回忆起当年师徒反目的惨剧， 卓风神色黯然， 沉默了一会儿才接着说： “师傅

临终前， 将剩下的半部 《玉髓谱》 交给二师兄， 让他隐名埋姓， 远走他乡。 也幸亏

这样， 之后大师兄多次或明或暗来取那半部酒谱， 都一无所获。”

叶飞问道： “师傅， 何不报告官府， 将这个叛徒缉拿呢？”

卓风一脸郑重： “圣上素来多疑， 如果知道我天龙烧坊与东林党人有瓜葛， 只

怕大祸临头， 所以今天在这里所说的一切， 你们绝对不可以泄露一个字。 出了这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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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阁， 就连 ‘东林党’ 三字也切不可提起。 你们可记住了？”

“是！” 众弟子躬身领命。

陈岱岳道： “师傅， 《玉髓谱》 一分为二， 那玉髓的酿造方法也就失传了？”

卓风道： “二师兄携书离开后， 为了防备大师兄， 一直不敢与天龙烧坊联系。

直到不久之前， 我们得到消息， 大师兄已经病逝， 二师兄这才找到我， 原来这么多

年来， 他一直隐居在陕北， 开了家酿酒作坊。 我们本来商量好， 二师兄举家迁回京

城， 我们两师兄弟穷后半辈子精力， 把 《玉髓谱》 补充完整， 也可告慰师傅在天之

灵。”

陈岱岳恍然道： “难怪师傅最近特别高兴， 原来是有了二师伯消息。”

卓风道： “我原以为大师兄一死， 就再无后顾之忧， 却不料， 唉， 刚才在醉月

楼遇到的中年人， 你们可知他是谁？”

吴长风撇撇嘴： “一个狂徒而已， 谁知道他是哪个！”

卓风苦笑道： “他却是张昭的亲弟弟张子渊！”

“啊！” 众人吃了一惊。

卓风道： “多年不见， 他相貌虽然改变， 但手臂上的胎记却没有变， 岱岳扯下

他的袖子， 我看到了那胎记， 他此次进京， 不知又有什么图谋。”

贺刚道： “师傅不必忧心， 我们小心提防， 也就是了。”

卓风道： “我告诉你们这事， 正是要大家以后行事多加小心。 你们二师伯不久

就会带着半部 《玉髓谱》 来， 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 唉， 说起来潼关一战， 二师兄

家乡沦为战场， 也不知道他是否平安， 让人好生挂念。”

陈岱岳道： “师傅放心， 二师伯吉人天相， 定会平安无事的。”

就在师徒密谈之际， 紫禁城中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当今天子崇祯帝正沉浸在潼

关大捷的喜悦之中， 李自成兵败， 犹如拔去了他心头一根尖刺， 现在他只觉得浑身

轻松， 以为自己果然是真龙天子， 天威无穷了。

正在得意之时， 太监来报： “启禀万岁， 何将军求见。”

崇祯大喜： “快宣！”

这何将军名叫何雄， 官封四品护卫， 是崇祯的心腹。 多年来一直遍走天下， 替

崇祯寻访长生不老之方， 如今突然求见， 莫不是双喜临门， 长生不老药有了着落？

脚步声响， 何雄已来至殿内， 跪拜道： “卑职何雄， 参见吾皇万岁， 万万岁！”

崇祯道： “免礼， 平身。”

何雄却不起身， 说道： “恭喜圣上， 托赖圣上洪福， 卑职终于不负圣望， 找到

长生不老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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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喜： “你且平身， 细细道来。”

何雄又叩了个头， 才站起身来， 说道： “卑职几年来踏遍名山大川， 寻访灵药，

那日在东海之滨， 遇到一桩奇事。

“卑职到达那里之时， 正遇到当地几个渔民打鱼归来， 他们在海上遇到鲨鱼， 死

了七八个人， 尸体被咬得肢体不全， 十分恐怖。 然而他们的家人却似乎并不悲伤，

只是抬着那些尸体， 放到村北， 焚香祷告之后就离去了。 卑职好奇之下， 向村民打

探， 原来他们是在请求张大仙将那些死去的人复活。 卑职便躲在一边， 暗中监视那

些尸体。 到了三更时分， 闻到异香扑鼻， 一位仙人飞来， 向那些尸体口中塞了些东

西， 那些尸体就、 就活转过来了， 而且身上一点伤也没有。”

崇祯惊道： “竟有此事！”

何雄道： “若不是亲眼所见， 卑职也万万不敢相信。 后来卑职经过打探， 才知

道那张大仙是天医星下凡。 圣上您想， 他能将死人复活， 要长生不老岂不是轻而易

举？”

崇祯喜道： “那么这个张仙人现在何处？”

何雄道： “卑职罪该万死， 请不动张仙人……” 见崇祯脸色沉了下去， 忙道，

“不过皇上要见张仙人， 自有办法。 只请圣上于每日子时， 在承乾宫焚香祷告， 七七

四十九日之后， 仙人自会来临。 那时求得灵药， 皇上千秋万载， 永继大统！”

崇祯哈哈大笑。 深宫之中， 却也能听到从远远的东方， 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

好像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 那是在通州的运河西岸， 官兵与清兵烽烟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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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雒遇贵人 王泗初长成

商雒丛山绵延百里， 午后， 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 给幽深的密林印上斑驳的光

线， 厚厚的落叶铺盖了林间小径， 偶尔， 远处传来一两声猿啼， 更显得山林分外安

静。

就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中， 却有一老一少跋涉而来， 那老人左肩不断渗出鲜血，

受伤甚重， 少年一手扶着老人， 一手挥舞镰刀， 辟开拦路的虬枝。 行了一段路， 少

年大喜道： “爹， 前面有个山洞， 我们去那里休息。”

那山洞倒也宽敞干燥， 少年将父亲安置好， 检视他肩上伤口， 只见一个箭头陷

入肉中， 整个肩头已被鲜血染红了。

少年急道： “这可怎么成， 爹， 要不我出山去找个大夫？”

老人叹气道： “这场仗一打， 方圆几百里内， 莫说大夫， 恐怕活人都找不到几

个。”

少年知道父亲说的是实情， 情急之下， 眼泪夺眶而出。

老人笑道： “泗儿， 爹爹已是风烛残年， 多活一天少活一天又有什么要紧， 只

是一件事， 你天资聪颖， 爹这一身技艺也都传给了你， 你无论如何， 也要将 《玉髓

谱》 归还师门， 以后跟着你卓师叔， 爹也就放心了。”

原来这老人正是当年携书隐居的王飞， 他和儿子王泗带 《玉髓谱》 进京， 却在

豫陕边境遇到乱兵， 中了流矢， 这才逃到丛山之中。

当下父子二人就在山洞之中住了下来， 以野果干粮充饥， 王泗又找到些草药，

虽然药效不佳， 却也避免伤口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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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 王泗出去寻找草药， 他忧心父亲伤势， 不知不觉间越走越远， 过了一岭，

只见古柏森森， 掩着一道山坳， 山坳后隐隐传出一阵琴声。 王泗一愣， 心下琢磨：

这荒僻之处， 居然有人在此弹琴， 莫不是什么隐士高人， 也许能够治得我爹的伤？

想到这里， 忙寻声找去。 走出十余丈， 只见一株大树下一个男子盘膝而坐， 正

自弹奏。 王泗虽不懂音律， 也能感觉这曲子慷慨激昂， 令人热血沸腾。

但见那抚琴之人年约三旬， 剑眉星目， 气度不凡， 一身白衣纤尘不染， 王泗被

他气势所慑， 一时倒不敢冒昧打扰。 正踌躇间， 忽听一阵咆哮， 一只吊睛白额大虎

从树后闪出， 扑向抚琴男子。

那人临危不乱， 就地一滚。 老虎行动何等迅捷！ 一扑不中， 当即纵身再上， 眼

见那人危急， 王泗无暇多想， 将手中镰刀掷向老虎， 正中它的后背， 老虎吃痛之下，

狂性大发， 不顾那抚琴男人， 向着王泗扑过来。

王泗转身就逃， 却哪里跑得过猛虎。 千钧一发之际， 忽听弓弦声响， 不知从哪

儿飞出三支短箭， 箭箭命中老虎咽喉要害， 老虎悲嘶几声， 轰然倒地。

王泗死里逃生， 脚一软， 跌倒在地上， 只觉得浑身瘫软， 半分力气也使不上来。

那抚琴男子却已恢复了镇定， 走过来扶住王泗， 笑容温和： “小兄弟， 多谢你。 你

没事吧？”

王泗喘息方定， 茫然道： “这老虎， 怎么？”

忽听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林中钻出一位手持弓箭的红衣女郎， 径直走到死虎面

前， 用力地踢了虎尸几脚， 边踢边骂： “死大虫， 臭大虫， 居然敢伤我大哥！” 她声

音清脆， 面目如画， 薄怒微嗔之时， 嘴角仍带着盈盈笑意， 王泗一生之中， 从未见

过这等美貌女子， 一时不由呆了。

抚琴男子笑道： “红妹别闹了， 快来谢过这位小兄弟的救命之恩。”

女郎眼波一转， 打量着王泗， 扑哧笑道： “小兄弟， 就你这三脚猫功夫， 也敢

学人家行侠仗义？”

男子忙道： “红妹， 不得无礼！”

王泗见那女郎一笑， 眼睛眯成月牙形， 唇角露出两个酒窝， 说不出的可爱， 对

她话中的嘲笑之意， 也丝毫不觉生气， 笑道： “当时情况危急， 我也没想那么多，

倒叫姑娘见笑了。”

男子道： “兄弟你小小年纪， 就能够不顾自己安危相救他人， 这才是真正的侠

义之人。 红妹胡言乱语， 兄弟你别介意。”

女郎笑道： “我跟这小兄弟逗着玩呢， 你救了我大哥， 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小

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在这荒山之中啊？”

当下王泗便告诉他们如何遇上乱兵， 父亲如何受伤， 如何进山躲避。 男子听后，

商雒遇贵人 王泗初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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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一株大树下一个男子盘膝而坐， 正自弹奏。 王泗虽不懂音律， 也能感觉这

曲子慷慨激昂， 令人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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